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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地方传统民间乐器不仅是我国传统民间音乐的有机

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更属于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传统民间乐器是当

地人民在历史发展与生产生活中所创造的智慧结晶，它

的产生与发展是该地区社会历史进程的真实写照，不仅

是对地方历史、经济的反映，也是对该地区民众心理、

审美的反映，承载着该地区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

文化历史与习俗等，具有较高的文化传承价值。

吴川市，位于广东湛江，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拥有闻名遐迩的新石器时代梧山岭贝丘遗址、

晋代茂山书院、唐朝古船遗址等古文化建筑，历史文化

底蕴深厚。其中，瓦窑陶鼓是吴川地区土生土长的乐器，

起源于唐朝，被誉为是“独具中国岭南民间艺术风格”

的艺术品，其制作技艺更于2013年被列入广东省第五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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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瓦窑陶鼓拥有深远的历史，千年

以来所形成的文化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精湛的制作

技艺、巧妙的工艺美学以及优良的传统美德，对研究地

方民俗、地方音乐、民间乐器有着相当大的艺术价值，

是地方传统民间乐器的代表之一。

因此，本文以吴川瓦窑陶鼓为样本，在文化结构等

相关理论框架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瓦窑陶鼓的文

化表现形式。

一、文化结构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布莱斯蒂曾说过，文化是一个

内涵非常丰富的语词，这里主要提取其在社会学上的含

义，具体来说，文化可视为一个民族社会遗产的手工制

品、货物、技术过程、观念、习惯和价值等多方面的总

和。[1]吴川瓦窑陶鼓起源于唐朝，至今已有千年历史，

其自身蕴含深厚的文化底蕴、精湛的制作技艺、巧妙的

工艺美学以及传统美德，早已成为当地的一种独特的文

化现象。

本文借助冯天瑜先生曾在其论述中提及的观点：在

文化的总体结构内部，可以分为四个层级，呈现四种文

化层形态，由内而外，分别为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

度文化和物态文化。[2]所谓物态文化层指的是由人类加

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

它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

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

所谓制度文化层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

范构成。这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系列处理人与人相互关

文化结构视角下地方传统民间乐器的表现形式
——以吴川瓦窑陶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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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传统民间乐器是适应特定时期社会发展水平而产生与发展的，其生存与发展必须依托特定的文化背景

与空间环境，也深受特定文化结构的影响。本文以广东省湛江吴川瓦窑陶鼓为例，在文化结构理论的引导下了解其

表现形式，一方面能够更清晰的认识瓦窑陶鼓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对促进地方传统民间乐器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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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准则，并将它们规范化为社会经济制度、政治法律

制度、民族、宗教、婚姻、教育组织等。行为文化层由

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在人际交往中约定成俗的习惯性

定势构成。它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人们的日常

起居动作之中。精神文化层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

中长期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

构成。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3]

文化结构是文化构成的要素之间一切联系方式的总

和，既包含文化构成的基本要素，也包含文化基本要素

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方式。文化结构在文化系统中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到文化的发展与创新。⑦瓦窑陶

鼓既是有形器物，又是传统乐器，属于典型的物质文化，

其制作技艺则属于非物质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瓦窑陶鼓是适应特定时期社会发展水平而

产生与发展的，也深受特定文化结构的影响。因此，通

过文化结构理论的引导，有助于更全面、更透彻地分析

瓦窑陶鼓的文化本质。

二、文化结构理论下的瓦窑陶鼓

（一）瓦窑陶鼓的物态文化表现形式

（1）自然环境

吴川，位于广东省西南部，是广东省辖县级市，由

湛江市代管，南面临海，东与电白县接壤，北与化州市、

茂名市交界，西与廉江市、西南与湛江市毗邻。吴川大

部分地区属鉴江下游冲积平原和半平原，地势北高南低，

没有明显的山脉，地形大致可以分为低丘、平原、台地

和沙土地带。属于亚热带气候，四季分明，年均降雨量

为15976毫米，土壤肥沃，这些也就成为瓦窑陶鼓文化

产生与发展的物质基础。

（2）历史溯源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文化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
[4]据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吴川先民古越族

人便在岭南鉴江下游一带繁衍生息。由于远离中原，经

济、文化极度落后，被称为“南蛮之地”，多为被贬的官

员流放至此。后因中原战争频繁，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

迁徙，带来了中原丰富文化的同时，也促成了不同文化

之间的融合，不同的文化碰撞孕育了瓦窑陶鼓，从形态

上，瓦窑陶鼓与腰鼓有几分相像。

而根据瓦窑村民世代流传的说法是以前的祖辈们生

活贫困，没有什么乐器及娱乐活动，瓦窑人就将鸭子的

软管（食管）洗净后吹涨，再割开粘贴在泥瓶口上，等

晾晒干后供孩子们敲打玩耍。这种最初的“鼓”发出的

声音并不好听，却启发了能工巧匠的智慧。经过陶瓷

艺人摸索研制，最后用陶泥烧制出了腰部细小，两头大

小不同，呈葫芦形的陶器（鼓身），再在两头蒙上羊皮，

分别用绳拉紧，因其鼓身较长，于是最初命名为“长

鼓”……后因这种长鼓主要是用瓦窑村的陶泥烧制而成

的，故称之为“瓦窑陶鼓”。[5]

（3）巧夺天工的制作技艺

制作瓦窑陶鼓的过程包括选泥、炼泥、拉坯、陶鼓

成形、上釉、入窑烧制和安装羊皮及配音等多道工序，

鼓身腰部细小，两头为一大一小的鼓口，鼓面上雕有精

美的龙凤、蝙蝠、花草、祥云等寓意吉祥的浮雕，蒙上

羊皮后，用绳子把两头鼓面绷紧，可调节音色，制作出

来的陶鼓汇水土之秀、汲窑火之灵，其“一鼓两音”的

特点更散发出自身的个性色彩。2013年11月，“吴川瓦

窑陶鼓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古时的瓦窑村，家家户户以制陶为生，对于陶鼓

的制作，更是充分凝聚了村民的智慧与心血，如泥的选

择、烧制的时间、鼓面羊皮的厚薄以及绑绳的松紧都会

影响陶鼓的质量与音色，这些都是村民日积月积累自己

辛苦创造或学习下来的宝贵经验。后随着制陶技术的不

断提升，手工艺人学会在陶鼓的鼓面上增添龙凤、花草

等几何图案，且能够熟练地在陶鼓上进行阴雕、浮雕、

半浮雕的工艺手法。瓦窑陶鼓是全手工制作，制作一个

陶鼓往往至少需要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

（二）瓦窑陶鼓的制度文化表现形式

（1）村落式聚居

据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吴川先民古越

族人便在岭南鉴江下游一带繁衍生息。由于远离中原，

经济、文化极度落后，被称为“南蛮之地”，多为被贬的

官员流放至此。后因战争频繁，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迁

徙，移民迁徙也促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

瓦窑村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据村民口述所得，

最早在唐代，佛山廖姓人迁徙至此，全村人民顺应环境

的优势以制陶为生，村民利用瓦窑村得天独厚的陶泥资

源生产出大量的陶碗、陶罐、陶缸、陶煲、陶炉，制陶

几乎成为全村人们养家糊口的技艺，过上了自给自足的

生活。同时，将佛山精湛的制陶技术融入于此，其制作

的陶器精致耐用，而陶鼓的制作技艺也在这个过程中得

到不断提升，这为瓦窑陶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空间。

随后，陆续也迁入了不同姓氏的人们，逐渐形成了村落

式聚居，为生存发展，均以制陶为生，并且慢慢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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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与协作，村落式的聚居孕育了像公正、公平、团结

等优秀品质。

（2）闭环的传承方式

传统的村落聚居式生活为瓦窑陶鼓提供了生存的场

所，家族式传承、师徒式传承是传统的闭环式传承方式。

这种传承方式由传承人为主导，亲自挑选合适的人选，

以民俗观念为引导，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延续传统文化，

整个空间上呈现出一个封闭的状态。其优点在于一方面

可以避开经济利益的支配，使个体在学习与技艺交流的

过程中，保持手工艺技术本来面貌整体性，制作出来的

成品更具有人性的温暖；另一方面，节省了成才的时间

成本和经济成本，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技能与技能的学

习，并能够以此为生；此外，闭环的传承方式少了外部

因素的干扰，技能的延续基本集中于制作技艺的提升，

使得传统的手工艺品制作技术四面开花，同时能保证制

作技术的独家性。

（三）瓦窑陶鼓的行为文化表现形式

（1）“一鼓两音”的艺术特色

关于瓦窑陶鼓的最早记载来源于晋朝，随着晋朝时

期的湛江傩舞的“舞六将”以及北宋时期的“舞二真”

的兴起，瓦窑陶鼓成为了其主要的伴奏乐器。湛江傩舞

是劳动人民祈神、民间祭祀的重要工具，所表现的劳动

人民对英雄人物敬畏之心，是劳动人民心声的反应，体

现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情与追求，其中承载着中华民

族的传承美德。瓦窑陶鼓在演奏时将鼓横挂于胸前，右

手掌击小鼓面，声音结实浑厚，左手执小竹棒敲击大鼓

面，声音清脆悦耳，展示其一鼓两音的特色。而陶鼓“一

鼓两音”的“叮碰”声，错落有致，在渲染气氛、传达精

神、刻画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发挥了其独特的艺术特色。

（2）丰富多样的表演形式

据现有文字记载，瓦窑陶鼓一直以来多以其固有的

“一鼓两音”的特色伴随着傩舞在民间流传，多以民众

的自发保护为主。后随着社会的变革，为其带来了新的

文化形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政府更是十分重

视瓦窑陶鼓制作工艺的提升，不只大力建造专门用于烧

制陶鼓的瓦窑，组织建设专业技能人才队伍，不断革新

技艺、提升质量，还积极组织专人开展专项研究工作，

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使瓦窑陶鼓在新的历史空间中得到

传承与发展。近年来，瓦窑陶鼓文化已经不局限于伴随

湛江傩舞而存在，也不仅依托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而出

现，地方艺人一直致力于赋予瓦窑陶鼓新的表达方式，

如：吴川当地文艺干部欧景钦曾在20世纪80年代将陶鼓

与唢呐改编成器乐合奏的形式，并作为舞蹈《欢乐的小

陶工》的伴奏音乐，同时设计了一米多长的大陶鼓，用

支架撑起，演员可四周跳动一边敲击大鼓表演，一边敲

打挂在胸前的小陶鼓。该舞蹈将瓦窑陶鼓从地方民俗活

动中搬上了群众舞台，为陶鼓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

路，舞蹈《欢乐的小陶工》被评为广东省民间音乐舞蹈

竞选二等奖。

（四）瓦窑陶鼓的精神文化表现形式

（1）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和人也养育

了一方文化”，在农耕时代，人们形成了依靠自然环境

实现生产、生活的意识，而瓦窑陶鼓的产生得益于其得

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造就了人们顺应自然和社会的规

律，与自然和社会协同发展，与自然和社会相通共生的

生态意识。陶鼓的制作全过程均由手工制作，物尽其用，

人尽其能，体现出制陶师傅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思想：

一边是敬重大自然为人类带来丰富的生活资源，另一边

是畏惧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报复，充分展现出人对自

然仍然是敬畏的态度，处处展现出人们盼望与自然和谐

相处，相生相融的发展图景，凝聚着人们对自然和生存

环境的深层思考。

（2）村民世代的情感记忆

“记忆”是关于过去的感知和体验，这种记忆带有强

烈的情感性，能够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和实践，并经由

一代一代的人熟练掌握与反复实践而得到传承。[6]瓦窑

陶鼓是建立在瓦窑村乃至整个吴川地区人民共同的文化

记忆之上的精神符号，记载着历史的发展，记录着人们

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这个地区的人民有了集体的

认同，足以能够唤起该地区的人们铭记先祖的智慧结晶

与辛勤劳作，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的意愿

（3）“物以载道”的观念之德

传统民间乐器是集工艺技术、材料造物、声学原

理、道德伦理、时代审美的结合体，瓦窑陶鼓经历了

千年的传承至今，承载着“大道”的文化内涵，如：蕴

含着“安土重迁”的故土思想、“落叶归根”的皈依情

怀、“天人合一”的生存理想、“宗亲血缘”的族群意识、

“天道人伦化”的道德操守、“吉祥如意”的生活期待以

及“饮水思源”的感恩情怀等广博的文化内涵，它不仅

仅鲜活生动地记录着吴川地区人们的智慧结晶以及创造

结果，而且散发出古老而质朴的人文温度。其中所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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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不断提醒着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顺应自然，

并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体现了彼时思想观念的活态化

传承和地方文化命脉的发展延续。

结束语

总而言之，瓦窑陶鼓的表现形式与特定的社会背景

与空间环境相关联，相互牵制、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

统一的整体，是文化的具象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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